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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寒冬將過，剛覺回暖，缺又是一場雪。

窗前鵝蛋臉美人兒望著昨夜的落雪一臉淒然，剛從邊境擁藍關傳來的消息，父親與哥哥擅離職守導致城破，十萬守軍慘遭夜襲只餘下不足百人。

一柱香前聽聞此事的宮杏根本不敢想像自己那個號稱萬人敵的父親連著哥哥一夜就沒了，家裡的天就這麼塌了。

從拚死逃回來的探子口中得知這突然的破城好像一切都是設計好的，破城後原本可以退守五百里外的賈峪關。

可賈峪關守將已敵軍追勢過猛若是隨意開城會至使城池失守為由拒收了原本還殘餘的擁藍關守兵，原本逃出升天的士兵，在賈峪關前活活被屠殺的只餘下寥寥數十人。

而同時攻陷擁藍關的北莽蠻子卻同時千里加鞭送了一封信給當今聖上。

說是若是願意以京城第一美人宮杏為食迎接即將到來的北莽使團，變交還擁藍關更是十年以內不會南下。

聽聞此言的宮杏當即一陣暈眩差點昏了過去，好在有著仕女攙扶才勉強站穩。

年僅十六的她哪裡經歷過這些？

父親兄長雙雙戰死，敵國以城池換她的身子，竟還是要以自己為食！

宮杏站在窗前望著滿院落雪，流下兩行清淚，全然沒有看見院中的杏花已是攀上枝頭點點。

接到北莽的信時，整個皇宮便是炸了天一般。

聽聞當今天子看信只是一半時便是砸了自己最喜愛的九龍鏤雕夜光杯，看至末尾，便是將整個几案掀翻在地。

整個京城誰人不知聖上愛慕宮家小女，卻又不敢強娶，恐傷了愛慕女子的心。

這下到好，北莽蠻子攻了擁藍，居然要以擁藍換美人。

還是要取了這女子的性命。

當即便召集群臣商議如何是好。

商議之初尚有人言不能喪了國威應當發兵擁藍奪回城池。

而在爭執宮將軍戰死後由誰領兵去奪回擁藍時，滿朝文武竟是鴉鵲無聲。

再之後，便是以當朝首輔為首說出了：「宮家小女一人便能換城池一座甚是划算，宮將軍守城不利，本應罰滿門抄斬，有宮家小女換回城池便同時替父親彌補了失守之責。」

後同意的人為多。

年輕皇帝原本還想再勸，可看到首輔的臉色與眼色後，便也不再多言。

這天底下他比誰都更清楚自己屁股下的龍椅是靠誰坐上的。

隔日皇帝便派人接宮杏進了宮，全京城的人都以為宮家這次雖倒了宮大將軍，可終究還是成了皇親國戚。

缺不知宮杏當天住進不是皇帝的寢宮而是御膳房旁的奼女殿。

夜深，宮杏站外院中看著還未化完的雪癡癡的發呆，忽的又想起當這座寢宮原叫化香殿，之後改名是因當朝先帝的有一愛妃名為奼姬，後來病死宮中，先帝覺得是這寢宮名字剋死了愛妃，故改名奼女殿。

而宮杏還記得那年不叫聖上叫賢哥兒的他，告訴自己拿奼姬並非病死而是在這奼女殿中被先帝製成了人肉大餐。

若不是他說自己也嘗了那肉，宮杏是打死也不信的。

而現在，自己又要步了那奼姬的後塵。

不知是天意安排還是……

宮杏不去想，只是繼續癡癡的望著地上的殘雪發呆，盼著能見他一面。

直到一位紅衣的太監推開院門進了院中，才回過神來。

紅衣太監本是這紫禁城裡的一名小領班，原不至於能到穿上這紅衣做這滿朝權貴都畏懼三分的大太監。

只是二十年前先帝在這裡的一樁事交由了他辦，之後便是平步青雲。

從沉思中回神，被人喚做孫老的大太監看著剛回神的宮杏不禁也驚訝於此女的容貌之美，上一次見這宮杏還是個小女孩，便已是驚為天人！

而現在她眉眼初開，正是少女最美的時刻，便是見了兩朝以來所有嬪妃的孫公公，也是驚訝於此女一張傾國容顏。

再看那身段，宮家少女初長成，胸前雖不偉岸，卻也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包裹著秀臀的紅衣，卻是有著令人神思的弧度。

收斂心神，孫公公說到：「宮小姐，明日北莽使團便到了，您今晚服用這藥丸便可排空體內污穢，不至於當眾再多受辱。」

隨手將白瓷小瓶放在石桌上。

「知曉了。」宮杏淡淡的說到，只是眉頭皺了皺，似乎想到明日就要成為他人桌上美食有點難以接受，或又是想到自己要用這藥丸排盡體內污穢感到不適。

孫公公走後，只聽奼女殿中傳來陣陣女子低吟。

正午時分，北莽使團進了紫禁城，到了寫有光明正大四字的大殿之中，身著北莽式華服的男子站在使團居中，到了大殿之上沒有行禮，甚至沒有彎腰。

直直看向年輕皇帝：「我乃北方狼族部落首領早就對貴國美人垂涎已久，若是這頓接風宴讓我滿意，信中所言自然會兌現。這，不知美人現在在哪裡？」

年輕皇帝沒有做聲，只是咬著嘴唇不去看那北莽使者。

首輔輕輕咳了一聲，滿朝文武退了下去，大殿的門也隨之關上，只留下皇帝，使者，首輔，與一干太監宮女，只見從側殿飄出一陣花香，走出一女子，渾身赤裸，只披一襲紅紗。

透過紅紗對這女子身段一覽無餘，如同象牙一般白皙的雙足，修長的雙腿，透過紅紗依稀能看見下體潔白無毛，柔軟的腰肢如同水蛇一般晃動，微微隆起的小乳彷彿出水的小荷或是嬌嫩的杏仁豆腐，隨著少女的前進微微顫抖。

說不盡的誘人。

首輔請使者坐下，從側殿又出來幾個黑衣長袍的男子，不用首輔向使者解釋便也能猜到這是宮中的御廚。

「殿下何不上前一觀？」使者聽聞上前掀開宮杏身上的紅紗，引的宮杏雙手下意識護住胸口。

使者不去理會宮杏的反應，蹲下看著宮杏的無毛小腹，用手粗暴分開宮杏雙腿，看著宮杏柔嫩兩片嫩肉喉結微微滑動，說不出是動了性慾還是食慾。

首輔上前對使者說到：「此女下體天生無毛，已是罕見，雙唇更是粉白異與普通女子，比常人女子更加細嫩，古人稱之為雪桃。乃是極品。」

「不知大人想怎麼請我品嚐這極品？」聽著兩人對話，宮杏已是臉紅到耳根，不知做何反映。

「您且到一邊觀看，我來慢慢為您講解。」兩人又重新坐下，宮杏被黑衣的廚子報上木製的几案將四肢分開到最大，輕敲几案觸動機關將宮杏的四肢連同脖子一起固定住，然後將几案轉動九十度使宮杏面對在場的所有人。

從宮杏背後拿走板子，宮杏整個人被固定在半空，整個人瑟瑟發抖如同一隻受驚的小鹿。

「原本對於此女我們打算開膛來摘空她體內臟器，但是那樣會破壞整體美觀，所以我們換了一種法子。」

「哦？那是什麼？」使者好奇的問道。

「為了不破壞她整體的美觀，我們打算直接在她體內調味，然後製成美味。」「哦？那是如何去做？」使者被勾起了好奇心。

「您看。」隨著首輔的示意廚子開始按摩宮杏的全身使她放鬆。

又按了幾處穴位，宮杏便癱軟在木架上。

「現在請您可以去享受下她的身子，這樣對她還能緩解下疼痛。」使者早就按耐不住想去上前享受這白桃，他剛才看的認真，這美人分明還是個雛！

解下裙甲將早已挺立的巨物塞了進入，然後御廚掰開宮杏的兩瓣屁股，用勾刀在宮杏那粉嫩菊蕾裡上花了一個圓，用勾刀勾住向外輕輕拉出腸子。

可憐的京城第一美人就這樣被抽了腸，御廚將宮杏體內的腸子拉出來盤在手臂上，至到再也拉不出來更多的腸子，再將勾刀伸入宮杏的菊門中，割斷連接。

「我感覺我忍不住了。從剛才開始這娘們就夾的越來越緊。」

「請您稍作忍耐。」御廚對使者說到，架子上的宮杏也已經是氣機游離的階段了，絕美的小臉向上看著，輕輕地喘息著。

她已經沒有更多的力氣去做其他事了，只是將臉對著年輕皇帝，而年輕皇帝卻不去看她，只是低著頭，不去看她的媚眼如絲。

御廚自然是知道現在一次洩身就能要了宮杏的命，靈光一閃想了個更好的法子，從旁邊拿出一個導管，這原本是在宰殺宮杏後會用到的，將導管插入宮杏的後庭，另一頭不是水，而是酒。

二十年陳釀的杏花村，已是在小火爐上溫了許久。

御廚依稀記得這酒還是當年先帝埋在奼女殿下的，沒想到用在了這女子的身上。

將熱酒猛地灌入宮杏後庭，隨著宮杏的劇烈抽搐，使者也洩了身。

宮杏隨著劇烈的抽動從下體裡不斷的流出大量的血液混著愛液與使者的精液，然後慢慢的閉上了眼睛。

昔日的京城第一美人，就這樣死的不能再死了。

御廚用一根小指粗細的有刀尖的長棍從宮杏的後庭緩緩的插進去，將心肺與餘下的臟器切成小塊從宮杏後庭一一取出。

不一會宮杏除了子宮外，體內已是空無一物，但是整個體腔完好無損。

御廚將宮杏從架子上取下清洗乾淨，將宮杏的腸中填入提前準備好的美味肉糜，做成香腸又從宮杏後庭放回宮杏的身體中。

又將宮杏頭髮盤起擺成跪爬式放入蒸籠。

在鍋中添加的不是水，而是那要了宮杏性命的陳釀杏花村。

「酒蒸！」使者問道，點火後隨著大量酒氣蒸發而讓整個大殿裡都充滿了酒香。

「沒錯，這杏花村是當年先帝在分食了奼姬後在殿下埋的，距今已二十年。如今此女配上這酒也不算浪費。」

小火慢蒸，過了一個時辰後，整個大殿滿是酒香摻著肉香，兩者混在一起，說不出的美味，讓人聞上一口，便是口齒生津。

又過了一個時辰，在使者已經按耐不住的時刻御廚告訴眾人已是料理完成了。

將整個蒸籠從蒸鍋上取下抬到眾人面前，離得越進越是香氣撲鼻。

使者按耐不住揭開了蒸籠，一個跪爬的身影隨著蒸汽散開出現在眾人眼前，正是宮杏。

只見宮杏同體雪白中透著一絲絲紅暈，如果忽略臉上淫蕩的表情彷彿只是睡著了一般。

隨著在蒸籠裡溫度變高，宮杏體內的香腸也膨脹了幾分，從後庭中滑出一節，使者見裝抽出一節品嚐起來。

而此時的年輕皇帝已是不忍再看，離開了大殿，任由使者與首輔分割心愛女子的身體。

年輕皇帝再回到大殿，使者與首輔都已經離去，蒸籠裡的宮杏的雙乳，嫩穴，雙腿連帶著雙足早已被啃食乾淨，旁邊站著的御廚與宮女不敢上前收拾滿地的殘骨，年輕皇帝抱著剩下的「宮杏」。

輕輕吻在「宮杏」的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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